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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en Niannian

陈念念 　 核材料与核燃料专家 。 １９４１
年 １０ 月 ４ 日出生于上海 ，原籍浙江省吴兴县 。
１９６４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。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
究院研究员 。 长期从事核燃料循环专用设备的
研制和相关工艺的研究 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，
主持设计建成了可模拟有关核工厂专用设备全

面参数的实验装置 ，为国家节约了大量核心元
件的鉴定费用 。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 ，参加和主
持了多次先进相关工艺的研究 。 ９０ 年代至本
世纪初 ，主持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代具有自主
知识产权的先进专用设备 。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
二等奖 ３ 项 ，国防科学技术或部级科技进步奖
一等奖 ３项 。 ２００５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 ，父母均是地下工
作者 。 很多人对我的名字感兴趣 ，想知道它的
来历 ，其实它就和我的出身有关 。 我的三舅叫
杨善同 ，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 ，曾担任过中央领
导同志的秘书 ，我的父母就是在他的影响下 ，在
３０ 年代末期参加了革命 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。
１９４１年初 ，他和我的另一个表亲同时在战斗中
牺牲 。 我出生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，父母给我取这
个名字 ，就是为了纪念他们两个人 。 有的同志
以为我这个名字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才改
的 ，显然是一个误解 。因为首先 ，我这个人从来
不会赶时髦 ；其次 ，如果真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
改的 ，现在还不得赶紧改回来吗 ！？

我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上海 ，尽管时局动荡 ，

但生活还算稳定 。 父亲有掩护性的职业（公司
职员 ，工艺美术设计师） ，日子过得虽然拮据 ，但
还不算贫困 。 因此 ，从幼儿园（当时上海叫“幼
稚园”）开始 ，我得以从小受到较正规的教育 。
我幼年时体弱 ，５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 ，由于当
时还没有特效药（有也用不起） ，只有靠一般治
疗和休养来康复 。 为此 ，我在床上整整躺（坐）
了两年（包括医院的病床） 。 这两年 ，我虽然失
去了许多童年的欢乐 ，但却提前阅读到了不少
一般只有在上学以后才能读到的书籍 。 包括一
些科普读物 、少年儿童杂志和一些名著改编的
连环画册等 。 这两年 ，对我后来的人生有很大
的影响 ，使我对科学 、文学 、艺术 、历史等都产生
了兴趣 ，成为一个爱好广泛的人 。疾病痊愈时 ，
我不到 ７ 岁 ，本应按部就班地上小学一年级 ，但
当时父母觉得一 、二年级的知识对我来讲已经
太浅了 ，于是问我考插班生行不行 ，我说当然可
以 ，于是参加了插班考试并一次通过 ，直接上了
三年级 。 说来也巧 ，这一决定不但使我上学的
年限缩短了两年 ，补回了因病耽误的时间 ，而且
造成了一个数字上的巧合 ：我出生时家里的门
牌号是 ６４ 号 ，而我后来大学毕业的年份是 ２０
世纪的 ６４ 年 ，并于 ６４ 岁时入选中国工程院
院士 。

我上小学五年级时 ，有一件事差点儿改变
了我的人生 ：我的大舅是全国闻名的京剧票友 ，
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传人杨畹

农 。 我小时候 ，我们两家住得很近 ，常有来往 。
因此 ，我从小就受到熏陶 ，耳濡目染 ，对博大精
深的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，还零敲碎打地学
会了几段唱腔 。 大舅认为我对京剧的音乐和表
演有悟性 ，就鼓动我父母送我去学戏 。 我父亲
也是戏迷 ，又是搞艺术的 ，有些动心 。 我母亲虽
也喜欢京剧 ，但认为我还是从事科技工作更有
前途 ，至于京剧么 ，可以作为业余爱好来发展 。
经过征求多个亲友的意见 ，最终还是按照我母
亲的意见办事 。 这是一个小插曲 。

中学时代很平静 ，我初中就读的格致中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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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高中就读的第五十一中学（位育中学）都是上
海有悠久历史的中学 ，教学水平相对高 ，因而打
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。 １９５８ 年 ，就在全国“大跃
进”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 ，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
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，实现了父母和我的共同
愿望 。

随着行程三天三夜的“清华新生专列”的启
动 ，我的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也开始了 。 来到了
清华园 ，这个全国的“最高学府” ，我的第一印象
也就是绿茵 、红楼 ，风景如画 ，并没有更深远的
体验 ，直到六年校园生活结束 ，并工作了几十年
后 ，我才逐渐领会到在清华的这几年对我一生
的重大影响 。

我入校那年 ，正值国家大力贯彻“教育为无
产阶级政治服务 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”的教
育方针 。因此 ，我入校后的“第一课”就是去北
京西郊百花山植树一个月 。 对于我这个城市出
身的学生 ，这段经历终生难忘 。 前所未有的高
强度体力劳动 ，不但锻炼了身体 ，更重要的是锻
炼了意志 。

正规的学习开始了 ，我所就读的工程物理
系 ，当时还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 ，各个专业都用
代号 。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 ，只知道工程物理系
学的是尖端科技 ，据说和原子能有关 ，学了一段
时间以后 ，才知道里边分了那么多的专业 。 我
学的专业代号是“２２０” ，和“红药水”的俗称一
样 。 当时工程物理系刚办了三年 ，缺少专业教
师 ，大部分教师都是从其他系转来的 ，“２２０”专
业尤甚 。因此 ，绝大部分老师不仅要授课 ，自己
还要抓紧学习 ，师长们都非常努力 ，教学水平很
高 。 “２２０”专业两门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由教
研室主任刘广均教授（现为中科院院士）和系党
总支书记余兴坤教授亲自讲授 。刘广均教授讲
课特别注重物理概念 ，凡是物理概念没弄清的
同学 ，就算会做作业 ，会回答问题 ，也不算过关 。
余兴坤教授是“双肩挑” ，工作很忙 ，但除讲课以
外还经常利用休息日给同学们作辅导 、解答问

题 。 回想起来 ，我在几十年科研工作中取得的
多项成果 ，都与这两门专业基础课所讲述的理
论 、技术有关 。

回想往事 ，历历在目 。 “自强不息 ，厚德载
物”（当时改提为“又红又专” ，但精神实质可以
认为相通）的校训 ，蒋南翔校长“为祖国健康工
作五十年”（我理解成 ：一是有爱国心 ，二是有健
康的身体 ，是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而言的）的
教导 ，几十年来一直在潜移默化地熏陶感染着
我 ，成为我工作中的基本准则 。 许多老师的言
传身教 ，不仅仅是业务方面 ，更包括思想品德 ，
我深深地感谢为教诲我们而付出毕生辛劳的老

师们 。 我也难忘同学们奋发图强 、刻苦钻研 、孜
孜不倦的学习精神 。校图书馆在开门前门口就
堆满了人 ，门一开 ，同学们就一拥而入的情景 ，
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 ，在清华大学 ，除了学习之
外 ，我还参加了校文工团的活动 ，当然 ，还是从
事我从小的爱好 ———京剧 。 其中有两年 ，我还
参加了校文工团集训队 ，队员们集中住宿 ，单独
组成团支部 ，直属校团委 ，和所在班级共同安排
学习和活动 ，称为“两个集体” 。 “两个集体”的
活动方式使我受到的教育和锻炼更多 ，成长得
更快 。 事实证明 ，这是培养素质全面的人才的
一种方式 。因为要成为文工团集训队员 ，首先
要求学习成绩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，否则根本没
有资格 。 文工团把学生对事业的责任感 、对国
家的荣誉感 、集体主义 、创造能力等放到排练 、
演出中 。 通过这些活动 ，对学生进行团队精神 ，
奉献精神的教育 。 这段经历对我进入社会后在
人际交往 、待人接物等方面的帮助很大 ，交了不
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，对工作有一定的促进 ，也
丰富了我工作之余的文化生活 。 我还记得 ，在
１９６４ 年的毕业典礼上 ，蒋南翔校长向应届毕业
生作了题为“做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”的报告 ，
他在报告中要求我们“首先要做一个革命者 ，然
后才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” ，“要让工作选择人 ，
而不是人选择工作”（现在可能不会这样要求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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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的 ７ 月底 ，首都 ５ 万名高校和中专毕业生
汇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，听敬爱的周总理和彭
真同志作报告 。 首长们从人类发展史讲起 ，勉
励我们要担负起历史的重任 ，走与工农相结合
的道路 ，走知识分子劳动化 、革命化的道路 。 中
央首长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 ，对即将走向社会
的我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。

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不久 ，我被分配
到总部在天津的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工

作 ，开始了为我国核工业作贡献的历程 。 那
时的工作劲头和现在不同 ，根本不考虑劳逸
结合 、张弛有度 。 提前上班 ，延迟下班 ，晚上
还要去办公室或实验室看文献 ，整理学习资
料 ，一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是常事 ，星期天也
很少休息 。 我从值班运行人员干起 ，在科研
一线整整干了二十年 。

十年浩劫曾使我一度陷入迷茫 。 解放前蹲
过国民党大狱的父亲 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又进
了“共产党”的监狱 ；一生奉献给京剧艺术的大
舅被迫害致死 … … 我百思不得其解 ，于是采取
了回避加逍遥的态度 。 凡有工作 ，我抢先去干 ，
业余时间则利用我的特长 ，组织人员排练“样板
戏” 。 这一招倒也颇得领导的欢心 ，使我避开了
不少无谓的派系争斗和烦恼 ，还提高了自己的

业务水平和组织能力 。 我的第一项获得国防科
学技术奖的成果 ，其思路就是在这个阶段形
成的 。

经过 ２０ 年科研第一线的实践 ，我已打下了
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际

经验 。 １９８４ 年开始 ，我走上了基层科研领导岗
位 ，从研究室主任 ，科学技术处处长到副院长 、
院长 。 不管在哪个位置 ，我都注意深入科研第
一线或直接参与有关的科研工作 ，掌握第一手
资料 ，以便能在工程科研的关键阶段作出决策
或提出思路 。 １９９４ 年 ，我有幸成为国家重点科
研攻关项目 ——— 核燃料循环先进专用设备研制
的项目总负责人 。 在领导的关心和有关科研人
员的共同努力下 ，经过近十年的努力 ，项目圆满
完成 。 这对增强我国核工业的实力 ，增强国防
力量和综合国力具有重要意义 。

回顾几十年的工作 ，我大约也就是干了三
件小有成绩的事 ：一是主持设计建成了能模拟
工厂专用设备的实验装置 ，为国家节约了相当
数量的资金 ；二是对先进专用设备的物理性能
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；三是主持研制成功了我
国第一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专用设备 。
之所以如此 ，其原因可用以下几句话来概括 ：
“读书早 ，基础好 ；兴趣广 ，机遇巧 。”不知大家是
否认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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